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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之女谈郭沫若之子http://www.sina.com.cn 1999年4月2日 13:23 《红色家族档案》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
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
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
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上演。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
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
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
“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
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我不记
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
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
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
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
龙飞凤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
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
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
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
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
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
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
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
是受了当时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
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建国初期，他在关于
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
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
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大家四面八
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
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
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
时起就以《凤凰涅�摹非愕构�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
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
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
年一万万！”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二个儿子，1963年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
学生、团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
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
生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
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
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
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一门危
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
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
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
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
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
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
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 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
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
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
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
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
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 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
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
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
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
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
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 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
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
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
比对其他三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
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
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
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
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
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
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
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
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
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
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
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
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
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
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
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
、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
该抓一抓。”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
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
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
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
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心
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
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
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
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
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
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
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
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
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
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
定决心的。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
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
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
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
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
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
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
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
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
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
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
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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